
第五节 京兆重光有韦彪 启后迪维兴隋唐

西汉是韦氏家族的兴盛时期，除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担任丞相外，终西汉王朝

在韦贤的后辈中，相继出人头地的显官名宦为数不少。玄成长兄方山之子韦安世，历

任郡守、大鸿胪、长乐卫尉等职。假如韦安世不因病早逝，也很有可能登上了丞相之

位。东海太守韦弘之子韦赏，以明经成名，为定陶王太傅。定陶王后来成了汉哀帝之

后，即擢升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位列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成为韦氏门

中又一个获得封侯食邑者。虽然其侯封不及乃祖韦贤等级高，但食邑千户却超过了乃

祖。据《汉书》记载，在韦氏门中，还有官至二千石以上者十余人。

然而，经过两汉之间的社会大动乱，尤其是西汉代代相传的爵封世禄，随着政治

改革与社会变革而自行消除以后，进入东汉时期的韦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虽然不如从前那样声名显赫，也缺少飞黄腾达的政治人物，但以儒家文

化为根基的家学传统仍使韦氏家族在东汉时期保持着特殊的社会地位。

在东汉时期，中国历史记载的重光京兆的韦氏人物，应该是一代儒学大师韦彪。

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汉宣帝之丞相韦贤的玄孙，哀帝时大司马韦赏之孙。

韦彪博学洽闻，一生安贫乐道，不慕名利，而勤于教授，其大家风范与高尚情操，尤

为三辅诸儒称道和敬仰，被称作儒学宗师。

韦彪还是一个十分孝顺、享誉当时的著名孝子。其父母去世后，他伤心地守孝三

年，不出草棚子的门。服丧期满，瘦得都变了样子，治疗了数年之后才得以康复。因

此而获得了“孝行纯至”的好名声。建武末年，推举为孝廉，拜任郎中，因病免官，

又回乡教授学生。到东汉永平六年（63 年），汉明帝听到韦彪的名气，又“召拜为谒者，

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汉章帝时又受召任左中郎将、长乐卫尉，多次提出治

政建议，常以宽厚为宗旨。等到上书请求告老回乡，拜任为奉车都尉，官阶中为二千

石，受赏赐受宠信，像皇帝的亲戚一样。

也许韦彪是名门之后的缘故吧，他对于汉朝开国元勋的后代们十分重视，关爱有

加。建初七年（82 年），皇上巡视西部，任用韦彪暂以太常职位跟随，多次受到召见，

问他有关三辅的旧事，以及礼仪风俗。韦彪乘机建议说：“这次西上巡视老都城，应追

记高祖、中宗时的功臣，嘉奖褒扬他们祖上的功劳，记载他们的子孙世系。”皇上采纳

了他的建议。走到长安，皇上下令京兆尹、右扶风的地方官寻访萧何、霍光的后代。

当时霍光没有后人，只封了萧何的裔孙萧熊为酂侯。建初二年（77 年）已经封曹参的

后人曹湛为平阳侯，所以这次不再封曹氏。于是赏赐韦彪许多钱物美食，让他回平陵

上坟。回朝后，拜任他为大鸿胪。

东汉王朝，由于外戚、宦官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贿



赂公行，当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选官制度的混乱，严重地堵塞了太学生和各地郡国生徒入仕的出路，引起强

烈不满。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促使这些官僚、士人起而反对外戚和宦官擅

权，要求革新政治，并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的人物进行赞扬，逐渐形

成了所谓清议，即社会舆论。

韦彪审时度势，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针对外戚宦官人才选拔的腐败问题，上书东

汉皇帝，建议国家选拔官员“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尤其强调首先启用那些

孝顺父母的人。他说：“国家把选拔贤才作为紧要任务，贤才应以孝顺的行为为最重要

的事情。孔子说：‘伺候父母亲孝顺的人可以把这种孝顺转变成对国君的忠诚，因此寻

找忠诚一定要到有孝子的人家里。’大凡人的才能和品行少有能兼备的，因此孟公绰可

以胜任赵、魏的家臣，却不能让他做滕、薛小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厚道；老练

的官吏，心地刻薄。三代的官吏能正直的处事的原因，就在于有能使他们得到磨炼的

办法。选拔官吏应当以才能品行为要素，不能单纯以功勋门第论。但选官吏最主要的，

在于选太守。太守贤明，那么选举就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了。”皇上深深地感受到了韦

彪的忠诚，接受了他的意见。

韦彪认为当时承接光武、孝明两位皇帝吏治之后，人们把官员的苛刻看做是能力，

另外设置官吏选任职务，不一定凭才能，乘着盛夏多冷天的反常现象，他上书劝谏说：

“臣听说政策教化的根本，一定要顺应阴阳。现在立夏以来，应热而冷，大概是因为

刑罚苛刻急迫，郡国不依节令处理政事所导致的。农民急着要忙农事而苛刻的官吏耽

误农时，税赋徭役应按常规微调而贪婪的官吏剥削百姓的钱财，这是百姓的大难。想

要实现百姓所急需的政策，就应当首先消除他们的大难。天下的关键，在于尚书。尚

书的人选，怎么能不重视呢？而近来多从郎官中越级提拔升任尚书，虽然这些人通晓

法律条文，擅长问答，但小小的聪明，多数没有什么大能耐。应挑选曾任州县长官又

一向有名望的人，这种人虽然动作迟缓，常有不及前一种人的地方，但他们一心为公，

严守职责。现在选用人才应以上林啬夫应对迅捷为教训，而多考虑绛侯迟钝的功劳。

先前楚国诉讼大兴，所以设置令史来协助郎官，但其中大多是小人，喜欢做耍奸图利

的事。如今政令力求简明，令史可以全部罢除。另外谏议的职位，应当起用公平正直

的人，多才又忠诚，对朝政有帮助的。现在有时从受习试用的人中任用谏议大夫，另

外御史外放任，动辄任州郡太守。都应当公正地选拔任职人，拿建议与政绩来要求他

们。那些二千石管理政事即使时间长了，但被官吏百姓们认为是合适的，应增加他们

的俸禄并给予重赏，不要随便调动他们。希望皇上留意。”奏章呈上去，皇上采纳了他

的意见。

元和二年（85 年）春，皇上到东方巡视，以韦彪代理司徒跟随前往。回朝后，韦



彪因病请求退休，皇上派遣小黄门、太医慰问他的病，赐给他食物。韦彪的病日渐加

重，难以康复。章和二年（88 年）夏，皇上又派谒者赐给他诏书说：“韦彪以将相的后

裔，修身谨行，出自州里，在朝多年。身染重病，接连上书请求退职。君年事已高，

不能再加委任，怕官事繁琐，对身体更有损害。交上大鸿胪官印吧。派遣太子舍人去

中臧府，接受赏钱二十万。”永元元年（89 年），韦彪去世，汉和帝下诏书给尚书，对

韦彪的评价是“在位无愆”，认为他为官数十年，未曾有过失因此而“特赐钱二十万，

布一百匹，谷物三千斛。”

韦彪清廉节俭，喜欢施舍，把俸禄与赏赐品分给同宗族的人，尤其是助学与济贫，

倾其所有，毫不吝惜，致使家中没有节余的钱财。他病逝之后，惟有著书十二篇，名

为《韦卿子》。

韦彪从一介布衣而勤奋好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进而为东汉重臣，重开韦氏鸿

谟，再现历史辉煌，实为不易！他的这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是值得我们

韦氏子孙所效仿的！

虽然韦彪一家最后迁居扶风，但在韦彪的影响下，他的那些仍留在京兆杜陵同宗

族的侄子侄孙们都有很好的名声。

比如韦贤的第五代孙、玄成的玄孙韦义（字季节）、韦顺（字淑文）、韦豹（字季

明）等在东汉皆有高名。尤其是韦义，最初在州郡任职。太傅桓焉推举他能治理事务

繁杂的县，任命为广都县令，甘陵、陈县县令，均有很好政绩，官曹无事，监狱空虚，

为时人所称颂。韦义为人耿直，多次上书孝顺帝，建议应当依照古代的制度，考核官

员的政绩以决定升降，召集有名的儒士，全面订立这一制度。又讥刺皇上身边的人，

贬斥窦氏。这些有悖于“潜规则”的建议当然没有回音，而他却因此受到了权贵们的

排挤打击，长期受压不得升迁。韦义心情十分压抑。他借口哥哥韦顺的丧事而离任，

尽管接连接到官府催促，拒不就任。然而，他的卓著政绩却深得民心，广都县人民甚

至为他建生祠。他去世之后，三个县的官吏百姓都为其致哀，如同死了亲生父母。由

此可见韦义在他为官的地方人民心中的地位。

韦义的二哥韦豹，曾多次被朝廷征召为官吏，他总是借故以官位为轻而离去。及

至年老，司徒刘恺又以御史之职相荐，韦豹仍坚辞不就。并对刘恺说：“我年纪大了，

各方面都不济了，因仰慕您的大恩大德，所以未能舍得离开。况且我现在眼睛昏花，

不能久视，您要推荐我的美意，我不敢当。”在刘恺再次登门相劝时，韦豹竟顾不得穿

鞋赤脚逃离躲避。刘恺去追他，他头也不回。直到孝安帝到西部巡视，韦豹才不得已

接受征拜为议郎。

韦豹的儿子韦著，字休明。年轻时以经学和品行闻名，为东汉著名的“处士”，深

得其父遗风，不以仕宦为念，不接受州郡的聘任。据《后汉书·杨秉传》记载，延熹



二年（159 年），汉桓帝派人用公车带着礼品去征召韦著到洛阳为官，可是走到霸陵，

他竟中途称病回家。而后进入云阳山采药，不再出来。“有司竞劾著大不敬”，“请在所

属正其罪。”后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征不至”

者，“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

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汉

桓帝原谅了他，又命令京兆尹带重礼敦促劝说他出来做官，韦著“乃到”。然而，在汉

桓帝时期，韦著却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和其他“处士”一样，只是成为“圣朝弘养”

作秀表演的道具而已。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也无从具备议政的条件。不过，

韦著行为“足抑苟进之风”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到了汉灵帝即位之初，也是东

汉政权经历了党锢劫难之后，朝中宦官当政，海内士子多怨望于朝廷，东汉政权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时的汉灵帝为争取人心，欲借宠时贤来为自己服务，以求

取好名声。当中常侍曹节报告想亲自到韦著家中拜任他为东海相的时候，汉灵帝即刻

同意，并下了诏书。由于“诏书逼切”，韦著不得已换上官服就任，担任了东海王相。

从韦孟至韦彪，在汉朝数百年的历史中，韦氏一脉相承，在他们的代表人物身上

可以看出，韦氏家族似乎都存在着重家学、轻仕宦的共同特点，于是族人铭记“一经

堂”，牢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古训。正因为有了这一家族共识，后代子孙

都以家学为重，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即使在汉末动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中，以韦彪为

代表的韦氏后代依然努力进取，依靠家学的影响而得到社会的重视，入朝为官则在政

治上为其所代表的阶层要求进一步获取权益。在东汉允许大地主势力发展的政策保护

下，由于韦彪的不懈努力，使韦氏家族作为关辅土族地主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

加强。于是世有“京兆堂”，韦彪重光京兆乃是不争的事实，功不可没！


